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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中第五战区的地位和作用 

柳　鹏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８１）

［摘　要］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成立于１９３７年７月，先后参与了徐州、武汉、随枣、枣宜等地的作战。担负了重要的作战任
务，钳制消耗了大量日军，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尽管后来五战区作用有所弱化，但五战区一直都是中国战区的重要组成

部分。五战区与其他各战区的关系也从最初的“领导”，慢慢更强调“协作”。作为统一构成的整体，五战区和其他各战区有

着重要的战略协同和配合。而且五战区为了捍卫民族生存，不论是在歼敌方面和自身损失方面的贡献都是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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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学界尚无专门论述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
在抗战中地位和作用的文章，本文通过五战区演变

及参与的战役，与其他战区的关系和抗战中的贡献

三方面来论述五战区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战

区这一概念是指为实现战略计划、执行战略任务而

划分的作战区域。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是指卢沟

桥事变爆发后，为了适应战争形势，国民政府于中

国境内划分，与日军作战的战区之一。

　　一　第五战区的演变及重要会战

自１９３７年７月《大本营颁国军战争指导方案
训令》后，［１］３４蒋介石、李宗仁、刘峙历任国民革命军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２］战区司令长官直接秉承国民

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命，并受所在地委员长

行营或绥靖公署的指导，综理辖区内的一切军事

事宜。设置伊始战区直辖地区计有：山东全省和长

江以北江苏、安徽两省的大部。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国民
政府军事委员会于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后五战区

做出调整，辖区安徽淮河以南，河南信阳以南和湖

北长江以北。五战区在１９３９年前后达到了辖区的
顶峰，即鲁南、苏北名义上亦属第五战区战斗序

列，［３］５４６作战区域包括长江以北，黄泛区（郑州花园

口决堤，黄河河水泛滥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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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五万四千平方公里区域）以南，津浦铁路以西的

豫鄂皖三省广大地区，是当时最大的战区。１９４１年
为适应新的世界局势，蒋委员长召开陪都会议，调

整了各战区辖区，五战区辖区改为安徽皖北和豫

南、鄂北部分地区。此后战区又经历了微调，但是

变化不大。

五战区从抗战军兴至抗战胜利经历的较大规

模会战或战役如下：

徐州会战包括津浦路南北段作战（淮河阻击

战）、鲁南反击战和台儿庄战役（包括藤县保卫战、

临沂战斗和台儿庄作战等），重创了日军２个甲种
师团，其中矶谷师团的主力被彻底歼灭。［３］５１７

武汉会战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４省
广大地区，五战区的作战包括舒城、安庆战役和潜

山、太湖战役，九江以北的太湖、黄梅战役。武汉外

围作战之广济战役和在整场会战中五战区最主要

的大别山北麓作战包括在六商公路（六安———商

城）、固潢公路（固始———潢川）、潢信公路（潢

川———信阳）和五战区撤离武汉的作战。大小战斗

数百次，历时４个半月，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
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

随枣会战经历了汉宜公路、襄河东岸至大洪山

间、随县枣阳、大洪山附近、豫鄂边区、豫鄂皖边区

等地区的作战。会战进行到关键时刻，五战区长官

部一度与各集团军失去联络，几完全中断，战局陷

于被动。但五战区最终抵住日军攻势，使日军企图

围歼中国野战军的计划落空。

冬季攻势中第五战区国军对湖南省北部日军

的攻势行动。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１２日至１９４０年１月２８
日，第五战区奉命向鄂北汉口、信阳一带日军发动

攻势。五战区此次冬季攻势的规模及战斗意志远

超过日军的预想，使日第１１军屡屡陷入苦战，付出
其过去作战不曾有过的伤亡。

在冬季攻势中，遭受沉重打击的日第１１军向
五战区中国军队发起了报复性的宜昌作战，即枣宜

会战。枣宜会战分为枣阳战斗、宜昌战斗两个阶

段。会战的前期，中国军队事前侦知日军动态，做

出战前预动，制定的作战计划也比较合理，但是未

能实现。而且致命的是，将河西主力军队调往襄东

参战，为随后第二阶段宜昌作战带来严重的后果，

中国军队陷入被动最终丢失战略重镇宜昌，使整个

大后方动摇。会战给“当初战斗意志旺盛的第五战

区部队，在精神上，物质上极大的打击”。［４］经此一

役，第五战区元气大伤，重要性急速下降，直到抗战

结束都没有完全恢复。五战区作为中枢重庆最重

要的外围屏障，亦被重新建立的第六战区取代。在

“军事第一，第六战区第一”的口号下，［５］五战区开

始失去各战区中配合作战中的主导地位，开始更多

地充当战役配合者的角色。在第二次长沙会战期

间，五战区“应以协力第六战区相机收复宜昌之目

的，各集团军除照所下命令使用兵力外，应全线发

动攻击，并切实切断襄河以西敌人后方，以利第六

战区之作战。”［６］在此后豫湘桂战役或是湘西会战

中，五战区都是作为整场会战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

分，不再是享有战略、战术执行主导权的最主要战

区，表明五战区的作用随着战争的继续被进一步弱

化，直至抗战结束各战区陆续撤消或改编，第五战

区也随即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　第五战区与其他战区的关系

中国的抗战大局是统一构成的整体，有重要的

战略协同和配合，“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

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

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７］而且五战区与各个

战区更是一体的，体现在战区间人员装备的征集调

用，军用物质分配，战役战术配合实施等各个方面。

早在徐州会战期间，五战区内防御力量不足，军令

部制定作战计划“我军应调后方已整理之部队及他

战区可抽调之精锐部队，迅速集中于第五战区方面

以求与敌决战。同时要求其他战区积极发起反击

牵制敌人作战。［１］６２４为此军事委员会将三战区内淞

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剩余的部分军事力量调往

五战区，更将第一战区内第二集团军、第二十兵团

调往五战区，支援台儿庄一线作战。

武汉会战期间五、九两战区并肩鼎力武汉作

战。《蒋委员长指示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详

报新定各军各师自练补充兵额及抽发交予第九战

区第五战区补充兵到达地点与时间条论》中分别调

配九、五两战区１２万、８万补充兵，并指明“此为武
汉守卫成败之唯一关键”。［８］

随枣会战是一场以五战区为主，其他各战区相

配合的反击作战。会战中，蒋介石致卫立煌电稿指

示第一战区配合五战区作战，“五战区以主力保持

桐柏，大洪两山，盼督饬刘汝明军与五战区确切协

同作战为要”。［１］８８２会战后期正是奉命增援的第二、

第三十一集团军，协同五战区第三十三集团军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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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发动追击和侧击，才取得了会战的最终胜利。

冬季攻势更是最高统帅部直接领导和部署以

二、三、五、九战区为主攻，一、四、八战区鲁苏、冀察

等地区的部队实行助攻的联合作战。其中尤以“第

三，五，九战区的反攻极为激烈”［９］，使五战区当面

之敌日第十一军遭受惨重打击。

枣宜会战中，向来杂牌军云集的第五战区内陆

续调拨了包括第二军、第十八军在内的中央军，并

将虽隶属五战区战斗序列，但在作战指挥、部队调

动、装备补充等方面受重庆统帅部领导的江防军也

划归五战区，便宜直接指挥。［１０］

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五战区受命“以协力第

六战区相机收复宜昌之目的，各集团军除照所下命

令使用兵力外，应全线发动攻击，并切实切断襄河

以西敌人后方，以利第六战区之作战。为使沙宜攻

势作战容易，河西集团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归第六

战区指挥。”［６］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五战区的任务

是既要配合九战区长沙会战，又要阻止当面日军向

第六战区移兵增援，在战役中还要与第六战区协力

收复宜昌，其一部分部队归属六战区指挥。

宜昌沦陷一个月后，军令部即拟定好《拱卫行

都作战计划》指导要领：“第九，六，五战区暂取守

势，但各以一部分班轮流游击，妨害敌休整，并搜索

敌情，且掩护主力，构筑工事，或积极整训”。在整

个《拱卫行都作战计划》中，其中涉及到三种敌情假

设，为使第六战区作战方便，均要求第九、第五战区

积极配合支援第六战区的作战。［１１］６７２

在军令部拟定的《国军攻势作战计划》作战方

针中，要求“以第五，第六战区主力及本会整训部

队，保持于襄河西岸，包围襄河以西地区敌人而歼

灭之”。［１１］６８１在这份攻势作战计划中，主要是要求

以第五战区尤其是第六战区为主，其他诸如第一、

二、三、八、九等战区及空军等其他部队则协同配

合。在军事委员会拟定的《国军秋季攻势作战计

划》、军令部拟定的《拱卫陪都作战计划》和《收复宜

沙会师武汉作战计划》等后期作战计划中，更多更

频繁地强调战区的协同作战，并都突出六战区的作

用，俨然位列各战区之首，五战区从重要的战役主

导者，变成了战役协助者的角色。［１１］６９４

　　三　第五战区抗战的历史贡献

五战区成立伊始，就防备敌人海上强行登陆之

企图，立于主动，确占先制之利，根本打破了敌军登

陆之企图。南京沦陷后，徐州作为连接南北战场的

战略枢纽，地位越发重要，徐州会战是为中国二期

抗战重心所在，受到了最高统帅部的高度重视。蒋

介石亲临第五战区，对高级将领作战略战术指导及

训示，并留下白崇禧、林蔚、刘斐组建最高统帅部临

时参谋团，配合第五战区开展战役指导。从而使台

儿庄战役作为中国抗战正面战场的首次大捷，冲淡

了中国方面在南京失守后的悲观气氛，鼓舞了中国

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也延迟了汪兆铭之流的“低

调俱乐部”里汉奸们的卖国行动。［３］５２６

武汉会战是抗战期间中日双方参战兵力最多、

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大型会战，中国方面以第五，

第九两战区抵御日军华中派遣军的侵略，特别是第

五战区所面对的是装备精良的第二军及十一军第

六师团等日本常设甲种师团。日军武汉会战计划

原是沿平汉路和溯长江西进两条路线。但由于花

园口决堤，平汉线上中国游击队活跃等原因，使日

军改变计划，翻越五战区境内大别山侵犯武汉成为

日军理想路线。五战区担负起阻击牵制主力日军

任务，才最终促成了继台儿庄战役后中国抗战又一

伟大胜利———万家岭大捷。

武汉会战虽以中国军队撤离武汉而告终，但是

极大地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使日军以后很难发起

大规模战略进攻，中国抗战进入到了相持阶段。虽

然日军占据着武汉，但武汉仍处于中国军队团团包

围之中。仅环绕在武汉周围的五战区兵力即达陆

军４１个师、２个独立旅，１个骑兵师和１个骑兵旅、
６个游击纵队、２个独立炮兵团，总兵力约２０００００
万人。中国统帅部为发动春季攻势，将第３１集团
军调往五战区进一步强化五战区战力，形成对日军

守卫武汉的巨大威胁。为此，日军第１１军司令官
冈村宁次做出战役训示要点，要求“不考虑城镇的

攻陷，立足于单纯作战，专心致志消灭敌军。”［１２］１３２

“此次作战的主要目标，是敌人重点兵团第三十一

集团军”。［１２］１２９而随枣会战中日军非但没能重创第

三十一集团军，自身却损失惨重。五战区仍守护着

鄂北、豫南、皖东等广大地区，担任中枢重庆的门

户，依然是战时后方坚固屏障。

在国民政府“试以春季攻势，再试以夏季攻势，

再试以秋季攻势，乃策定此冬季攻势大举的攻击计

划，对敌全面发动全面攻势，以破坏敌人的战力，而

予以致命的打击”指令下，［１３］９４

抗战８年，五战区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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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贡献。五战区作为一个前期抗战首战之区，

是最重要的正面抗敌战场之一，经历徐州、武汉、随

枣、枣宜等会战，给予骄狂的日军惨重打击；而中国

军队决死勇战之顽强精神，也极大震撼了日军。据

日军第十联队徐州会战战斗详报：“研究敌第二十

七师八零旅自昨日以来之战斗精神，其决死勇战气

概，无愧于蒋介石的极大信任。凭籍散兵壕，全部

守兵顽强抵抗直到最后。宜哉，此敌于此狭窄的散

兵壕内，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

壮哉亦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决无。

尸山血河，非独日军所独有。”［１３］３７徐州会战中国军

队以伤亡６．５万人的代价，重创了日军２个甲种师
团，其中矶谷师团的主力被彻底歼灭，毙伤日军达

２．６万人。
在武汉会战期间，从广济战斗开始，五战区所

面对的敌手是以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为主的第二

军和第六师团。日军史料也表明五战区顽强作战

精神给予日军的惨重打击，如在日第六师团为攻占

田家镇要塞的广济战斗中，国军方面以步兵三个大

队为基干编成的今村支队，最终使“第六师团陷入

极端苦战状态”，截止９月３０日日军尚未完全占领
田家镇时，“第六师团共被毙伤一千一百五十名，预

料还要增加”；［１２］１６４在整个“突破大别山作战中，第

十三，第十六师团共被击毙一千人，伤约三千四百

人”；［１２］１５５而据日军的战斗详报，日第二军在攻占

汉口的整个时期的损失为：战死约２３００名，负伤约
７３００名。［１２］１９５

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之后，日本开始从军政两

个方面瓦解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以政治攻势为主，

军事打击为辅，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中日双

方的大规模战役开始减少。但是，即使这样，五战区

在随枣会战仍然歼灭日军１万多人，伤２．６万余人。
在冬季攻势中，第五战区的日第１１军“伤亡合计也
约达八千”［１３］９４，而在枣宜会战，中国军队虽承受了

巨大的损失，但仍毙伤日军７０００余人，在以后的第二
次长沙会战———五战区的配合作战、豫湘桂战

役———豫中会战、湘西会战———老河口作战，尽管战

果有限，战绩不够理想，五战区仍然消耗了日军大量

的有生力量，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卓越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将各战区陆续撤

消，改编为绥靖区、绥靖公署军政长官公署等，第

五战区也随即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总的开说，尽管

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国民党内部顽固势力抬

头，抗战日趋消极，反共摩擦日渐积极，发生了诸如

１９４１年五战区部队进犯白兆山根据地和１９４３年以
国民党第五战区部队为主力，与鄂豫皖三省地方顽

军“协同进剿”新四军第五师这样的历史悲剧，有损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但是，国民党第五战区

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冬季攻势、枣宜

会战等战役中，消耗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在各战

区的协同作战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抗战的胜利

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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